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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  
——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说开去 
王 雅 克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南宋学者陆九渊所做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在对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熙宁变法进行评价的同时，围绕儒
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反对肤浅的实用主义。正如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教授曾经针对基础科学研
究领域中存在的“实用化”倾向专门撰写《“实用化”倾向妨碍科学创新》文予以分析批判一样，指出了这种倾向对于
科学研究的危害。这对我们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后辈学人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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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教授
写有《“实用化”倾向妨碍科学创新》[1]一文。该文
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
在科研领域中的差距，指出，“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
种缺乏以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传统，我
们的价值观偏于实用化。过分强调学以致用，而‘学
以致知’讲得很少”，因此，妨碍科学创新的因素之
一在于“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化’倾向”。近日
在读《陆九渊集》的过程中，读到《荆国王文公祠堂
记》，不由得联想到了陈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前者是
关于现代科研创新的文章，后者是谈熙宁变法的利弊
问题，但深入思考的话，我们却能够发现二者的异曲
同工之处。 
一、《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王安石变法 (亦称熙宁变法)①是北宋神宗朝重要
的政治改革运动。改革当中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如设
“制置三司条例司”、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将兵
法、三舍法等等，广泛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各个方面，力图使北宋王朝摆脱其所面临的
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
重的局面，解决所谓的“三冗两积”问题，达到富国
强兵、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由于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根本利益，加
之变法过程中存在如用人不当，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等
因素，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熙宁变法对两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后世学者大多撰文加以分析评价，其中就包括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 年)，陆九渊写了《荆国王
文公祠堂记》一文。文中，陆九渊高度评价了王安石
的品德：“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
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
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
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2]卷十九《记》232。”同时，
对于熙宁变法中的新旧意气之争加以批评，认为变法
失败的责任并不在王安石一人：“熙宁之政，粹于是
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
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
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
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熙宁
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
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
以解公之弊，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
子固分之矣[2]卷十九《记》233。”这在时人大多否定熙宁变
法的情况下，陆九渊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十分
客观的。 
陆九渊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是由于“凡事归之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
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与门人的讲学中，也提到王
安石变法的必要性，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
第 6 期                         王雅克  谈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                                  95 
“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学者先要穷理”：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
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或问：“介
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
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
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
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
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2]卷三十五《语录下》442。”  
陆九渊此言不外乎说，变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但是变法是有前提、有途径、有先后顺序的。“先要穷
理”，这样才算得上是“踏得实处”。另外，陆九渊在与
门人问答时，谈到所谓的事功问题时，认为事功的前提在
于“正人心”：“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
‘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语录上》425。’”“不专论事论末，专
就心上说”[2]卷三十五《语录下》469。所以，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
的失败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
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君臣议论，未尝
不以尧舜相期。其学不造本原，而悉精毕力于其末，故至
于败[2]卷九《与钱伯同》121。”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实质上反映了他的
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实现外王，建立事功为
己任，那么必须要先修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荆门之
政以正人心为先”。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
也就必然不能够长久。陆九渊把熙宁变法没有达到预期
目的的缘由归结为本末倒置。他认为，由“正人心”出
发再到变法建立事功，才能够真正达到建立事功的目
的。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
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常人所
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
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
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
今日虽富，岂能长保[2] 卷二十二《杂说》274？”德，表面上看
来，并不能够为富为贵，但是这是为富为贵的根本。用我
们的话来说，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德”，反倒是追求
“富”与“贵”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虚无用实有用。
这番道理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科学创新而言，就类
似于陆九渊在文中提到的内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关
系。世人往往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认识科学，而社
会往往也是通过对科学成果价值性的判断从而赋予科
学以一定的社会地位，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一定领域
内才会被承认。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社会通过
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来判断相关
科学研究存在的价值；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就为了
获得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去从事短期内能够突显
实际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决
定了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必将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
力，而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难通过自身体现其社会
价值，这种有用性难于为社会所承认，就像我们一般
不会关注雕像的底座一样，所以，基础科学领域的研
究必然会被搁浅。这种评价的体系和思路会导致科学
家只关注科学价值而忽略科学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
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忽视，无论是
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在根本上延缓科学发展的进程。
这也就是陈佳洱先生提到的“实用性”倾向阻碍科学
创新的意思。这种阻碍，是指根本上的一种影响。缺
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够树立起来呢？即便树立起来
了，能不能经受岁月的洗礼？古埃及有句谚语：万物
惧怕时间，时间惧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约 5 000 年，
无论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学原理，但如果没有
坚实的底座，还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么？ 
科学，是以探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或规则为
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或者某一种科学理论
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类才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
利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或者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科学与科学价值应该区别对待。科学一定有其价值，
并且也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
这种价值能否为当时的社会所发现或者承认是另外一
个问题。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科学研究的惟一出发点，
以是否有用的实用主义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以科学
价值来框定科学的发展空间，忽视科学内在的发展规
律，这会在根本上窒息科学创新的思维，那么所谓科
学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实现呢？科学史上著名的开普
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麦科学家第谷·布
拉赫长达 20 多年的天文观测数据上提炼、分析而得
出的，行星运动定律是改变西方天文学发展轨迹的重
大理论，对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
响。我们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观测数据的实用性呢？
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第谷积累的观测数据，起码
人类对宇宙产生革命性认识还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
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存在于整个科学研究、科学创新
的过程中。或许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项科学研
究成果的获得，科学创新思想的提出无不闪耀着基础
科学研究的金色光芒。 
当前充斥于科学研究领域当中的实用之风很大程
度上来源于体制的评价标准。相关的一系列条件要求
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
并且一定要有创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
校甚至要求硕士期间必须要发表文章，而且必须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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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级级别的刊物。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哑然失笑。科
学研究是积累的过程，这类似于文史哲及相关的社会
学科的性质。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积而薄发的，尤其是
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想。以是否发文章和发了多
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与研究者的生活质量
挂钩，这能不促使研究者抛弃基础科学研究，而选择
短时期内能够出大量成果的热门领域么？况且，上述
情况中的硕士期间发论文的举措，怎么可能培养研究
生的“宁静以致远”的科研心态？快餐从根本上不利
于人体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快餐
科研更会动摇科学创新的根基。                    
三、小结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基础科学的重
大突破往往就会带来科学观念的变革，近代西方科学
发展史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并且还将继续印证基础
科学研究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作用。引领第三次
科技革命的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可以说对世界科技文
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即便
目前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运行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二
进制为基础的数据传输才能够执行指令，完成信息处
理。以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命名的“冯·诺
依曼结构”恰恰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
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
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矣”[2]卷四《与曾敬之》58。陆九
渊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评价基础科学研究在科研领域
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基础研究本不为出成果，成
果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
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果亦可知矣。中国儒学的传
统推崇的是“内圣外王”之道，经世致用是士大夫力
求实现的理想。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论
述的就是建立长久事功的基础，那就是内修成圣，这
是建立外部事功，实现人生理想的王道。即表面上的
无实用本质上是最大的实用。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来
说，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体系中是基础。而功利性、
实用化的研究在根本上与基础科学研究背道而驰。排
除科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中
肤浅的实用主义观点，我们才能够为科学研究营造有
利的发展环境，这也才是科学创新的王道。  
注释： 
① 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在王安石变法本身，所以对这一事件
仅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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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agmatism in Basic Science Research 
——Taking Jing Guo Wang Wen Gong Ci Tang Ji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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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research paper named Jing Guo Wang Wen Gong Ci Tang Ji, Lu Jiuyuan a scholar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gave his assessment of Wang Anshi and the Xi-ning Reform led by him. Meanwhile, Lu put forward his 
viewpoints about the thought of pragmatism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objection to superficial pragmatism. As Professor 
Chen Jiaer, a famous physicist, wrote specifically in The Pragmatic Tendency Hinders Scientific Innovation to analyze 
critically on the pragmatic phenomenon in the field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LuJiuyuan pointed out that the tendency 
could be harmful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ose who are working or will work in basic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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